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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月无声
!!!吴石传

郑 立

! ! ! ! ! ! ! ! ! ! ! !"#我们不能忘记他

烈士之子吴韶成将对父亲的怀念化做对
父亲足迹的寻找，为了使父亲的事迹长留人
间，吴韶成开始了多年的奔波，寻访有关人员
及资料，后因身体原因不得不中止了搜寻、整
理工作。他听说我在整理其父亲的事迹，吴韶
成将所有收集的资料提供出来。
大陆最早见诸文字的缅怀出自鹿地亘之

口。据 !"#$年 %月 !&日上海《新闻日报》刊
发的日本记者林田勇夫所写的《鹿地亘访问
记》，这次访问离吴石就义不到 '(天（)月 ((

日），这是目前为止可以看到的、大陆当时唯
一出现的关于吴石死讯的中文报道。病中的
鹿地亘说：“我和椎野谈了一些有关中国的事
情，特别是关于最近在台湾被蒋介石屠杀掉
的吴石将军的回忆……北京解放后不久，当
时还是蒋伪政府国防部的局长吴石将军曾到
过东京，并来看我了！我们一道喝了酒，谈了
不少话。那时候我的病还没有爆发，更没有到
这样严重的程度。我问道：‘你对国民政府的
将来看法如何？’他斩钉截铁地回答了一句：
‘毫无希望。’我又问一句：‘你以为失败的原
因何在？’他回答说：‘他们太不认识人民了。’
我告诉他：‘这是一针见血的看法。’他继续说
道：‘蒋介石是不懂得这个道理的。日本的吉
田也完全不能了解。吉田正在走向蒋介石所
走的那条死路……’住了一个时期，吴先生就
回上海了。但不多久，人民解放军就渡过了长
江。和我见面时，吴先生就略为表示不再当军
人，想当一个老百姓，从事文化事业。我把这
一次他在台湾所采取的行动和那一次他的谈
话联系在一起，知道了那时他已是胸有成竹
了。我在重庆时，吴先生是我的反战斗争的有
力援助者之一……”
吴石将军的挚友、走上革命道路的引路

人何遂先生获悉噩耗后，泪雨横飞，心脏病突
发，后常常陷入追思之中，对吴石的追思伴他
走到生命的终点。何遂之孙何代宁在《印证历
史的踪迹，缅怀敬爱的爷爷》一文中披露：“吴

石将军的遇害，对爷爷的打击极
大，形成爷爷心中难以消除的痛
楚。他总是认为吴石是因他而死，
代他去牺牲的，从此郁郁寡欢。 ”

吴石将军的挚友、原福建民联
副主委刘通先生在惊悉吴石遇害
后，写下悼念故友的诗句：“恸哭君

真死，困难我独生。风光韩愈郡，灯火陵秣城。
兵略山川富，诗心水月清。可怜临别语，生死
是交情。”*")"年，他下放闽西，眼见病情加
重，将此诗交给其孙，并嘱咐：“他日万一有机
会见到彭冲、谢筱迺等老前辈中任何一位时，
将此诗抄录，谨慎面呈，另有数语亦加报答：
……现有一事殊耿耿于怀，即不知虞薰（吴
石）之牺牲，有关各方曾肯否予以记载？便时
祈予关照，勿使日后不明不白……”

*"+)年的一个冬夜，窗外大雪纷飞。原
上海地下民联负责人吴艺五老人被送进医院
抢救。他越来越感到自己的生命进入“倒计
时”，然而还有一桩心事尚未了却。这件事在
他心中已埋藏了几十年，作为组织的最高机
密，他从未向任何人透露过，他觉得如果不将
这件事告诉活着的人，就这样去赴九泉，实在
是对不起牺牲在台湾的吴石将军，自己也死
而有憾啊！家里人似乎看出了他的心事，问他
有什么交代的。吴艺五躺在病床上，用微弱的
声音对家里人说：“打个电话……让梁佐华
……来一趟。”民联组织上海负责人梁佐华接
到电话，立即赶到医院，看到躺在病床上的老
同事，心里十分难过，见他嘴在蠕动，想要说
话，忙俯下身来。吴艺五吃力地对梁佐华说：
“我有一件……心事要……告诉你，我们‘民
联’……还有一个人……在台湾，现在还绝对
保密的。这个人叫吴石，*"&"年去台湾……
我们不能忘记他……”后来梁佐华饱含深情
地写下《战斗到最后一息的吴石烈士》一文，
此文被收录进《上海民革与新中国》一书。

原广东省政协副主席、老地下党人吴仲
禧作为吴石将军的同窗、同乡，在生命之火
即将熄灭的时候，抱病写下《回忆吴石烈士》
的长文：“回忆往事，心潮激荡，勉成此文，以
寄托多年的哀思！”,个月后，吴老因肺癌含
笑辞世。*-年后，《回忆吴石烈士》一文公开
发表，一度引起海外关注，台湾《名人传记》
曾予转载，由此所谓“吴石案”再度撞击世人
的眼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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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苏月只能为马克善后

苏月朝发声的角落望去，见那是位脸皮黑
黑的青年，他说完话，并不躲避各方的注视，坦
然抬着头，目光显得非常犀利。苏月翻阅人事
档案时见过他的照片和材料，他的名字很特
别，叫张小三，名字包含着挺“土”的味道。
马克比苏月想象得要稳重得多。他洒脱

地哈哈一笑：“我对中文的理解，肯
定不如你们，就像你们对英文的熟
悉比不过我。刚才的话，说得不妥
当，请小姐们谅解啊。”

马克把当场被部下唐突的难堪
轻轻掩饰过去，让苏月悬着的心放
下了。不过，会议的氛围，重新凝重
起来。马克请各位就业务问题谈谈
想法，在场的人均缄口不言，有的，
干脆将目光投向张小三那里，看得
出，张是他们的核心人物。

马克肯定也看出了张小三在二
十多名员工中的位置，干脆就点名
了，指着刚才向自己发难的黑皮肤
青年道：“你原来是总代表助理，你
就先说吧，对今后业务的发展有何
想法？”马克竟然也知道张的来历，
让苏月暗自吃惊。她记得，会议之前，马克随
手翻看过人员档案。很短的时间，马克就记住
了张的情况？
张小三见新老板点名，并不害怕躲闪，胸

有成竹地打开桌上的文件夹，拿出几页纸来，
说道：“这是总代表离开时关照，是一个月前
签的重要合同，请您过目！”
马克没听新加坡人说过这事，略显惊讶

地接过那几页纸，飞快地扫视一遍后，眼神开
始变得忧郁起来，他用手把那合同掂了掂，像
是估摸它的分量，随即默默地递给了坐在身
旁的苏月。
这是明显的突然袭击！在总代表与马克

简单交接时，马克根本不知道存在这份合同。
马克沉闷地问：“一个月前签的？为什么

总代表离职前没告诉我？”张小三答：“他说，
时间太紧张，要我向马克先生仔细汇报！”
“那么，你还需要报告什么？”“时间确实

局促。再过五个月我们必须履行合同，否则
……”张小三说到这里，有意拖长了语音，没
有马上往下说。三角形的眼眶中闪烁着让人
捉摸不透的眼神。

马克终于忍耐不住，发火道：“否则？否则
违约要承担巨额赔偿，对不对？”张小三不着
急，慢吞吞地说：“总代表要我转告……”
马克不耐烦地打断他：“现在这里负责的

是我，你不需要反复地说总代表！”马克终于
发怒了。他忘记了刚才刻意保持的彬彬有礼
的绅士风度，他也避开了苏月提醒自己克制

的眼色，径直站起他高大的身躯，把
笨重的坐椅用右脚蹬开，那带滑轮的
椅子可怜地咕溜溜滑向墙角，砰地撞
在门框上，把一旁坐着的女员工们吓
呆了。马克顾自走向大门，在离开房
间前，又转身用力瞪了张小三一眼：
“你们签的合同，现在要我承担责任，
这不公平！我会向总部报告！”他高高
地抬起右臂，指向苏月捏在手中的几
张纸，“想用这个难为我？做梦！让这
份混蛋合同见鬼去吧！”

亚太地区派出的总代表，竟然在
一个月前，已经与世界著名的电子产
业巨头签下合同，保证半年之后承担
该商业巨头在中国全部地区的物流
和仓储业务。在过去的商业环境中，
企业的库存习惯于自己掌控，那是最

让老板放心的仓库。现代物流业的发展，特别
是电脑管理的广泛运用，某些企业，比如电子
产业圈里的，开始把产品的仓储也托付给物
流公司，自己只在电脑上监督仓储与物流的
状况。马克与苏月讨论过，电子业的物流仓
储，从体量上看，很轻便，基本上是些小东西，
但是，它对管理的精确与安全要求非常之高。
你一旦发错一批小玩意儿，造成的损失是很
难弥补的，其索赔的金额必然很高，并且将让
企业的信誉受到严重的伤害。现在的这份合
同，把想要构建自己的物流网络的马克，逼到
了死角。亚太总部原来在中国区域打下的基
础，对付沿海和南方地区的物流，还马马虎
虎。北方呢？是最薄弱的区域。要在半年后履
行签订的合同，北方地区就做不到。
苏月只能为马克善后，草草宣布业务会

议结束，吩咐各位继续自己手头的工作。等苏
月追到马克办公室，见里面空无一人，马克那
件深灰色的西装丢在沙发上。苏月赶紧用电
话找马克。大概打了六七次，马克终于接了。
苏月生气地说：“你太急躁了吧？为什么一跑
了事？”


